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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 月 19日，全国 2117万选民将迎来独立后的第 15届全国大选。本次大选，

存在着几个标杆性的意义。 

首先，选民在上届大选已经释放一个重要的讯息，即政府可能因为贪腐、无能与施政

失败的因素而在选举被撤换。在经历了喜来登事件后，尤其是国会议员对民意的背

叛，许多选民认为有必要在这次选举挺身而出，透过选票向政治人物发出一个重要信

息，即候选人须要遵循其许下的承诺，而选民手上的选票也具有对现任者或候选人奖

赏或惩罚的功能。 

其次，本次选举参选的三大阵营，即国阵、希盟与国盟，皆是有执政联邦政府经验的

政治联盟。因此，这也是马来西亚选民第一次得以透过三大联盟过去的执政表现，并

以施政能力的角度作出评估，从而选择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与前景最为有利的政府。 

第三，马来西亚国会在 2019 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有资格成为选民的最低年龄要求已从

原有的 21岁降至 18岁。不仅如此，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将不须进行登记，可自动成

为选民。这也让总选民数从 2018年大选的 1494万激增至 2117万。选民数的暴增，也

将为本次选举结果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 25 岁以下首投族的倾向，也可能会左

右选举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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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前举行的马六甲和柔佛州选举，国阵以掌握超过三分之二议席的优势取得大胜。

这个成绩主要可从两个因素来分析。第一、土团党自希盟出走后，从后者手中取走至

少过半的马来选票，而希盟在仍旧掌握非马来选票的情况下，导致反对党之间的得票

分散，最终国阵得以在许多议席以少于过半的得票下取胜。第二，整体投票率的下

降。两场州选举的投票率分别为 65.9%和 54.9%。除了疫情因素导致许多旅居国外的国

人无法回国投票外，不少选民仍对喜来登事件记忆犹新，认为即使投票也可能让透过

选举产生的政府被更换，因此对选举的功能表示存疑，最终选择不投票。 

2022年 11 月 19日的全国大选不仅要选出 222个国会议员与三个州共计 116 个州议

员，更重要的是选民的一票将直接决定什么政党将有机会组织新政府。换言之，这是

一场选出马来西亚新一届联邦政府的选举，这对国家未来五年的整体走向，以及对经

济、社会、教育等政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另外，开票当天投票率的多寡，特别是选

情胶着的边缘选区，可能会撼动最终的选举成绩。 

*** 

根据国际民调机构 YouGov 所公布的民调数字，虽然由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取得 35%的

支持，领先国盟的 20%与国阵的 17%，惟本届全国大选可能无法产生一个明显的赢家。

至於默迪卡民调中心则在 11月 5日至 8日所进行的民调也有相似的结果。在马来半岛

的选民中，有 35%支持希盟成为下一届政府，另外的 22%和 21%受访者，则分别倾向看

到国盟和国阵在来届选举执政中央。 

值得一提的是，在竞选期展开后，默迪卡民调中心也发现国阵在马来半岛的马来选民

支持，已从提名前的 33%滑落至 28%。反之，国盟的马来选民支持则从提名前的 20%飙

增至 35%。换言之，若该趋势持续至投票日，国盟极有可能取代国阵/巫统，成为马来

选民最亲睐的政治联盟。 

从以上的民调数字，得以反映出马来选票市场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化。国盟或会取代国

阵成为马来选民中的第一大阵营，至於希盟则继续握有 15%的支持而成为关键少数。

若将马来半岛约 35%的华、印裔选票纳入其中，则较具多元族群色彩的希望联盟可能

在为数不少的华裔选区、种族混合选区与华、印裔至少占三分之一的马来选区继续独

占鳌头。 

在马来半岛的 165个国会议席中，分别有 22个华裔选民过半的议席。这些议席在上一

届大选全数由希望联盟的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公正党所赢下。至於没有任何族群的选民

过半的混合选区则有 25 个。若华、印裔选票的投票趋势与上届大选无太大差异，则希

盟极有可能会囊括绝大部分的华裔与混合选区。 

另外，占有 57个国会议席的沙巴、砂拉越与纳闽直辖区预料会在来届大选后在马来西

亚政治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本次选举无论什么政党获胜，都必须依赖砂拉

越政党联盟（GPS）、沙巴人民联盟（GRS）或是沙巴民兴党（Warisan）的支持才能组

成稳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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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YouGov与默迪卡民调中心的民调结果反映在最终的选举成绩上，马来西亚的政治版

图将会发生板块移动的效应。这是由于马来半岛里马来选民超过 65%的议席就有 85

个，而由伊斯兰党与土著团结党组成的国盟将会从巫统手中抢过半壁江山，在未来五

年将掌握马来人政治的话语权。最后，希盟相信除了稳住非马来选区外，另外可以在

马来选民介于 50%至 65%的选区占有部份席次。 

玻璃市、霹雳与彭亨州也将在本次选举一同选举州政府。玻璃市州仅有 3个国席与 15

个州议席。但是，巫统的两名现任国会议员（查希迪与沙希旦）在本次选举被除名，

分别以独立人士与国盟候选人参选。若两位地方军阀成功拉低国阵的支持率，则国盟

不无可能在玻璃市州取得过半议席并组织政府。至於彭亨州，作为国阵在上届大选唯

二保住的州属，虽然本次选举没有纳吉的加持，但是现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也是来自

该州，因此国阵能否在彭亨州再度执政，就必须考量到伊斯兰党是否能更进一步吸纳

巫统特别是在垦殖区的票源，以及现任首相是否能发挥“神助攻”的角色。 

霹雳州在本次选举被希盟视为前线州。希盟与前身的人民联盟曾分别在 2008 年与

2018年两度赢下霹雳州，2013年则获得过半的普选票却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议席而与

政权失之交臂。伊斯兰党在上届选举于北霹雳表现不俗且赢下 3个州议席，若本次大

选能透过国盟在全国各地的声势乘胜追击，预料将赢得比上届还来得多的议席。希盟

则不仅需要守住近打河流域底下的国、州议席，甚至需要在若干马来选区有所斩获，

方可获得足够议席组织政府。否则在马来选票分裂的情况下，巫统与国盟两强相争，

霹雳州最终可能呈现无联盟过半的状况。 

除此之外，军警选票也值得我们观察。虽然军人与警察选民（与配偶）在本届选举的

选民数仅分别为 118,794 与 146,737人，或占总选民数的 1.25%，但是却有超过 10个

国会议席的军警选民数超过 5000人。有关群体的投票趋向或会对该选区的最终结果有

影响。虽然军警选票一直以来被视为国阵的铁票，但是在 2018年大选时军人选票已有

松动的迹象。军人选票高达五位数的霹雳州红土坎和吉隆坡斯蒂亚旺沙国会议席已被

希望联盟攻下。不仅如此，2021年的马六甲州选，选民四成来自军营选票的双溪乌浪

州议席，土团党候选人以 530张多数票击败巫统和希盟候选人。本次选举也可让我们

一览究竟，军警选票是否也不再支持国阵，而把选票投给国盟与希盟。 

*** 

纵观有关趋势，11月 19 日的全国大选有可能呈现出没有任何阵营过半的结果。届

时，各联盟需要拉拢其他政党，以凑足至少 112个议员的支持来成立新一届的政府。

那么，究竟是什么联盟可以达成协议成功组织政府，将是选后最为关键的发展。 

若只将焦点集中在希盟、国盟与国阵三大联盟，先不将区域性的政治联盟纳入考量，

则会有四种合作的可能性，分别是（1）国阵与国盟、（2）国阵与希盟、（3）希盟与

国盟、（4）国阵、国盟、希盟合组大团结政府。对此，我们将对可能性最高的（1）

和（2）作出讨论： 

（1） 国阵与国盟合组政府——喜来登事件的发生，促使国阵、伊斯兰党和退出希

盟的土著团结党合作，组成马来人团结政府。虽然政府内仍有其他政党，惟

绝大多数的阁员皆来自以上三党。然而，三党由於共享同样的选票市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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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竞争关系自然大于合作关系。这也使得 2020年之后直至国会解散前，

各党的摩擦不断发生，进而影响国家的稳定。2021年 8月，巫统的法庭帮

成功拉下慕尤丁，最终由巫统副主席兼当时的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出任第九

任首相。国阵和国盟的不咬弦，彼此的紧张关系恐怕无法在短期解决。但

是，这个联盟在选后组成政府的可能性仍旧存在。 

2020 年 12月，巫统与希盟在霹雳州议会联手逼宫，以不信任动议罢黜州务

大臣法伊沙。随后，在州议会拥有最多席次的巫统试图与希盟组织州政府，

不过最终因为抵挡不了呼吁马来人团结政府的压力，巫统也害怕在未来的全

国大选因与希盟/行动党合作而遭到马来选民的惩罚，所以选择继续与来自

国盟的伊斯兰党和土著团结党共同执政。因此，类似的问题也有可能在本次

全国大选后再次上演。另外，涉及的三党皆是以种族与宗教作为其中心理

念，如果双方再度组成政府，相信不利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并会对马来西亚

多元族群与文化的优势带来挑战。 

（2） 国阵与希盟合组政府——希盟如果在来届国会成为第一大阵营，意味巫统可

能上演滑铁卢，不仅将大部分马来选区拱手让给国盟，甚至在新国会沦为排

名第三的阵营。希盟若须凑足过半议员组织政府，除了若干沙巴、砂拉越政

党外，可能会将巫统纳入考量，并成为合作的政党。希盟在 2018 年赢下选

举后，只历经 22个月就倒台，其中一大因素是缺乏马来选民的支持与信

任，在野党得以透过煽动种族与宗教的情绪来加大马来社群对该政府的不

满。希盟或许需要从这个经历中吸取教训，招揽一个具有相当马来基层势力

的政党加入政府（目前的状况希盟似乎不可能与土著团结党或伊斯兰党合

作），这可降低新政府再度被标签为反马来人。 

由於以阿末扎希为首的法庭帮坚持在雨季举行选举，并在选举提名前夕割爱

不少重量级领袖，他必会对巫统在本次选举的挫败付上政治责任，在即将举

行的巫统党选可能被撤换。若由凯里、希山慕丁或是原任首相依斯迈沙比里

等较不具负面形象的人物领导溃败后的巫统，相信将进入凯里所谓的 “清

理巫统 “的阶段，这个马来政党可能意识到未来的全国大选也需要其他族

群的支持，进而走回中庸政治的轨道。 

马来西亚的选举历史里，在联邦层级的选举不曾出现过无单一阵营过半的状况。若

2022年的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结果真的出现悬峙议会，则新政府的组成方式将成为未来

的宪政惯例。对此，我们可以从其他议会制的国家来进行观察，举以色列为例，总统

作为国家元首，会先邀请第一大党的领袖优先组阁，不过他只被赋予一定的期限，来

与其他政党进行谈判以争取足够的支持。如果限期截止后未成功组阁，则会要求第二

大党的领袖来组阁。 

这项惯例一旦被建立，可深化马来西亚君主立宪的制度，同时可避免其他议席並非最

多的政党赶在第一大党组阁前凑足人数。若第一大党无法优先组织政府，则新政府可

能不具有 “优胜政党” 的正当性，而被视为违背大多数民意且扭曲选民在选举的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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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第十五届全国大选所面对的不明朗状况，需要等待至选举结果出炉后方自有

分晓。无论如何，在面临马来政治碎片化的状况，过去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将不复

返。国人需要更深切的思考未来这个国家须要什么样的政党政治。2008年 308 政治海

啸无预警的来袭，让马来西亚在民主化的路上跨越了一大步。选民在 2018年成功用选

票来实现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党轮替，使民主化的步伐仍不断前进。与其他民主国家

相比，正因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社会，因此这段过程还得要经历族群与宗教等因素的挑

战。本次选举，华裔与印裔选民也需要去适应马来人的政治新转向，同时作为少数族

裔，宜慎思投票时的抉择和选后应该倾向何种政治结盟，如何才能继续维护世俗体

制，并促使接下来的政府在族群间的经济、教育等权利，作出平等与公正的决定。 


